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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超低生育率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托育服务需要，芬兰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推动了“托幼一体化”进程，为托育服务事业整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得到了

良好的效果。芬兰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探索“托幼一体化”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未来，我国应结合

国情，立足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改革“双轨制”治理格局，建立一体化管理机制；统一保育教育课程，

建立一体化课程体系；严把从业入口门槛，多措并举加强师资队伍；凝聚多方主体参与，拓宽资源供给

渠道，形成多层次一体化的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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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ltra-low fertility rate and serious aging, as well a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childcare services, Finland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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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which has brought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vices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Finland’s successful ex-
perienc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xplore the road of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ombin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base on the theme of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reform the “dual-track” governance pattern, and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 Unify the curriculum of conservation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curricu-
lum system; Strictly control the entry threshold of the profession,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team; Gather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resource supply, and form a multi-level integrated high-quality “childcare integratio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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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1]。随着 2021 年 5 月

三孩政策的出台，我国的生育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较少的优质婴幼儿托育服务势必成为导致新时代

社会压力与生育焦虑的新因素，托育服务的供给压力将空前凸显[2]。在生育政策改革的大环境下，加速

推进国家托幼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既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发展，也是新时期体现女性权利、维护家庭和

谐与安定的一个直接响应，也是提升三胎政策效果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一项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一

项民心工程。芬兰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展了“托幼一体化”的探索，推动了托幼育服务的优质发

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具有一定典型性。审视我国优质“托幼一体化”服

务体系的实际需求，在借鉴芬兰成功的实践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对于适应我国人口发展形势、推动优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诉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发展格局下，探讨构建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的路径，

明晰其现实诉求是必然的。适应国际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推动普惠托育优质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及促

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构成了我国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诉求。 

2.1. 适应国际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走向 

得益于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进展，上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的“学前教育”定

义已经从 3~6 岁扩展至 0~6 岁，这也催生了“托幼一体化”的新观念[3]。鉴于此，瑞典、新西兰、日本、

英国、丹麦和芬兰等发达国家，自 1990 年代起，陆续将“托幼一体化”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并构建了相

应的法律框架、资金支持、监管机制和保障机制。因此，经合组织(OECD)也大力提倡“早期儿童教育与

保育一体化”(Integr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并在其 2006 年度调查报告《强势开端

II》(Staring Strong Ⅱ)中进一步突出了“托幼一体化”在推动幼儿综合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呼吁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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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托幼融合。根据 OECD 发布的《2020 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数据显示，超过 70%
的成员国正在积极推动托幼服务的整合，并由一个统一的部门(通常是教育部门)负责管理各种类型的托幼

服务[4]。在我国，有关政策文件中提出了对“托幼一体化”模式的支持,如 2011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2011 年~2020 年)》中提到，要“以幼儿园和社区为依托，为 0~3 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早

期保育和教育指导”；2021 年，“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开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扶持婴幼儿

照护服务及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的规划目标[4]。上海市委、市政府于 2020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前教

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托幼一体化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增加

托班”等[5]。1997 年，上海市首次进行了“托育一体化”的尝试，随后几个城市相继展开，但目前仍然

以“双轨制”模式的“托幼一体化”为主导，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优质的“托幼一体

化”已经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所以，在不断地改革与发展中，推进“托幼一体化”的优质发展与落实，

是十分重要的。 

2.2. 推动优质普惠托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到，把“幼有所育”定位为确保和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核心目标，并

构筑及优化托育服务的治理结构，这被视为确保“幼有所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步骤[5]。此后，学

前教育在政策出台、幼儿园增设和质量提高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幼”多以 3~6 岁

儿童为对象，0~3 岁的“婴有所托”问题仍面临较大的困难。首先，伴随着婴幼儿数量的增加，在育龄

时期，家长对 0~3 岁儿童的养育时间不足，导致了家庭的压力和生育忧虑增加，而目前的托育服务的供

应还无法达到人们的要求，因此，我国急需发展优质的托幼服务。如今，家长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早期教

育对于孩子将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对于入托和入园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高，加之三胎的全面开放，

使得年轻的家长们对于托育服务的需要不断增加，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均衡的托育服务。因为大部

分的幼儿家长都没有足够的育儿时间来照顾孩子，所以家长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母、家庭育婴师

或者私人早教机构照顾，因此，婴幼儿家庭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托育压力和焦虑。其次，普惠托育已进入全

民普及阶段，但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资源相对不足。最后，我国托育事业发展不够健全和规范，托育事

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托育服务的供给与家长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供求矛盾，同时也面

临着监管力度不够的问题。为此，通过建立优质的"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办园托班、托儿所和民

办普惠园托班等普惠性教育，推动“婴有所托”，是减轻家庭负担和减轻生育焦虑的一条重要路径。 

2.3. 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2019 年 5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全方位保障“幼有所育”，并设定了“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发展目标[6]。《指导意见》对

我国托育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步入了“快车道”。国家有计划、

有步骤地颁布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托

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托育机构负责人培训大纲(试行)》《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大纲(试
行)》等指导性和规范性文件以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7]。然而，尽管存在发展的机会，但也伴随着供应

总量的不足、供需的结构性不平衡、难以实施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人才的专业水平偏低、课程标准的缺

失以及质量和公平的缺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教育服务需求方面，主要表现为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

求以及儿童自身生理发育的需要。另外，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众多的托幼机构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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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运营时，就面临着资金不足、招生困难和行业信任度较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使得很多人对我国托

育服务体系产生了质疑。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业抗风险能力的外在因素，另一方

面是托育服务体系的普及性和质量不高。因此，我们需要对托育服务业进行重新定位并制定出符合自身

特色的高质量的发展路径。托育服务，作为一种独特的公共资源，仅仅依赖市场机制很难确保提供的是

精确且高质量的服务[7]。为促进我国托育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亟需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在托育服务

体系构建过程中引入“优质”理念，有效提升其服务品质，提升其可持续发展水平。 

3. 芬兰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举措与经验 

芬兰拥有“千湖之国”的美誉，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而教育，已经成为引领

国民幸福指数和国家竞争力指数的核心，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中，芬兰成绩傲人，婴幼儿教

育同样享誉世界[7]。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芬兰的幼稚园与托儿所是分开的。1970 年，芬兰通过了《儿

童日托法》(Children’s Day Care Act)，对“托幼一体化”的制度进行了探讨。通过建立一体化管理部门，

建立一体化课程，统一保教师资队伍，建立一体化合作机制，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了推

动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 

3.1. 行政之维：构建一体化管理部门 

芬兰设立了一体化管理部门，实现了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统筹管理。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芬兰还

没有为幼儿提供特殊服务照顾，幼儿都是在家里被妈妈或其它家人照看的。教育家乌诺·居格那乌斯于

19 世纪 60 年代引入了日托和幼稚园，但是日托和幼稚园工作基本上是照顾孩子，并没有把儿童的教育

算在内。1888 年，汉娜·罗斯曼在当时创建了芬兰首家国立幼稚园，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藉由借鉴

了福禄贝尔的教学原理与方式，幼稚园迅速在家长上班之余，在最贫穷的家庭里，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其后几十年来，早期教育与保育一直都是以贫困家庭为对象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而托儿所则是以一种

福利性机构的形式来进行服务和管理。1973 年，芬兰出台了《儿童日托法》，这为芬兰在日托幼儿的早

期教育和照料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法案颁布后，芬兰各地纷纷效仿，制定自己的法规来规范本国

儿童日托制度。从那时起，芬兰开始将日托服务与早期教育相融合，进而发展出早期教育和保育(简称

ECEC)，同时幼儿园和托儿所也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机构，即日托中心[8]。2006 年 12 月，芬兰在原本

的《儿童日托法》中增加了新的规定，政府决定将早期教育和保育的管理部门由原来的社会福利部门转

移到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在 2009 年的秋天，社会卫生与健康部与教育部共同指派了两位专家，以探讨

如何重塑负责早期教育和保育的管理机构[9]。经过深入的讨论和协商，教育和文化部最终在 2013 年替代

了之前的社会事务和卫生部，负责芬兰 0~6 岁儿童的早期教育和照护工作，这也意味着日托中心为儿童

提供的服务不再是社会福利法律政策中定义的社会服务，而是早期的教育服务[10]。 

3.2. 课程之维：构建一体化课程指南 

芬兰为推动“托幼一体化”，把早期教育和保育的课程指导方针结合起来，目的是把孩子们培育成

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芬兰政府在 2000 年制定了《早期教育和保育的国家课程纲要》(以下统称《纲

要》)，该《纲要》包含 0~5 岁幼儿的早教教育和保育方案。芬兰的社会卫生与健康部门于 2002 年发布

了《国务委员会关于早期教育和保育国家政策定义的原则决定》(以下统称为《决定》)，其中《决定》也

涉及了幼儿的早期教育与保育课程方案。2003 年 9 月，芬兰政府发布了《幼儿教育和保育国家课程指导》

(简称《课程指导》)，并在 2005 年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这份指导明确指出，0~5 岁是适合进行早期教

育和照顾的儿童年龄段，并包括了六个主要的课程方向，分别是数学、自然科学、历史与社会、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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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以及宗教与哲学。这些建议更倾向于从学科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学习领域，旨在协助儿童建立他们

的学习体验[11]。芬兰在 2016 年对《早期教育和保育核心课程》进行了一系列修订，这一举措为早期教

育和保育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稳固支撑。《早期教育和保育核心课程》不再仅仅从学科的视角来定义

具体的学习领域，而是设定了五个更为宽泛的目标(参见表 1)：首先是多样化的表达方式，旨在为孩子们

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机会；第二点是丰富的语言世界，旨在推动儿童的语言技能进

步；第三点是关于个体和社群，其核心目标是帮助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第四点是探索并与周围环境进

行互动，旨在培养儿童对环境的观察、构建和理解能力；五是学习与创造，目的是培养儿童在新情境中

解决问题的技能。第五点是关于成长与发展，其核心目标是帮助儿童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12]。不断

变化的社会需要来自儿童获得新的和可转移的技能，使他们能够灵活地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整合学

习到的内容。因此，ECEC 大力支持儿童的横贯能力，通过将这些内容与更大、更广泛适用的能力联系

起来，将沿着五个共同目标获得的儿童发展技能结合起来。横贯能力构建在 ECEC、学前教育和初等教

育的课程中以类似的方式运行，从而巩固了支持儿童学习和参与社会的连续性。芬兰国家教育部于 2018
年颁布了《早期教育和保育国家核心课程 2018》，目的是使这一阶段的儿童在发展过程能够与所成长的

环境更加适应，为其在早期教育和保育过程中的各项活动提供指引，并注重对儿童的横贯能力进行训练。

这项政策规定了与《早期教育和保育核心课程》相一致的特定学习要素，其重点是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采

用教材和游戏的方式。 
 

Table 1. Content of the five key learning areas (KLA) of the early education and care core curriculum  
表 1. 《早期教育和保育核心课程》五大学习领域的具体内容 

学习领域 领域目标和具体方式 

多样化的表达方式 
(Diverse forms of 

expression) 

目的是在日常实践中为儿童提供用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机会。在日常练习中，为儿童提供充足

的表达机会，通过音乐(如唱歌、押韵、跳舞)、视觉(如绘画、素描、建筑、多媒体演示)、语

言和身体(儿童文学、马戏团、戏剧)形式表达自己；通过观看和体验不同形式的文化和艺术的

可能性，鼓励文化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丰富的语言世界 
(Rich world of 

language) 

目的是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儿童的自然言语(非语言和语言)被倾听

和承认，以支持他们参与互动文化。语言被用来模拟正在进行的活动，并鼓励儿童在不同情况

下使用语言，歌曲、押韵、故事和不紧不慢的互动有助于发展语言能力。 

个人与社群 
(Me and Our 
community) 

目的是让儿童逐渐融入社会。鼓励道德思考，例如，通过共同讨论儿童群体的规则或日常情况

下的对与错问题；通过与家庭密切合作；通过全年的假期或不同的食物或穿衣方式来探讨不同

宗教和生活哲学的主题。鼓励儿童思考周围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的事件，例如通过儿童

梦想的工作来设想未来的生活，或者通过反思过去几代人的历史事件。 

探索并与周围环境

互动 
(Explor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my 
environment) 

目的是促进儿童观察、构建和理解环境的能力。数学思维是通过对日常环境和其中蕴含的数学

现象的观察来实现的。通过使用探索性的方式搜索他们的环境，还鼓励孩子们思考技术是如何

由人们创造和运行的，以及他们周围环境中的技术设备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运作。通过向

儿童介绍他们的环境，并通过森林旅行、识别动植物以及引导儿童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探

索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学习与创造 
(I grow, move and 

develop) 

目的是促进儿童养成健康生活方式。鼓励儿童在室内和室外进行体育活动，以培养儿童的运动

乐趣。使用多种类型的体育活动，例如户外游戏、森林之旅等体育活动。孩子们对健康饮食的

理解是通过探索食物的不同口味和质地来发展的，在轻松的氛围中练习进食可以鼓励孩子的独

立性。同时在幼儿保育和教育中心内外，鼓励儿童具有更广泛的健康和安全意识。 

3.3. 师资之维：统一保教师资队伍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保证优质“托幼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为了推动优质的“托幼一体化”，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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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前培训、专业成长及工作环境等三个层面，推行优质的师资队伍建设。芬兰在职前培训中，对于所

有的早期教育和保育阶段的教师，均规定了合格标准，并规定了职前学历标准。芬兰对幼师的学历要求

较高，必须获得教科文组织 5B (ISCED)的认证，也就是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幼儿保育人员的资格条件比

较宽松，只需取得国际幼儿教师资格证书，即中学程度，这一点与新西兰及瑞典类似。芬兰在教师的职

业发展上，坚决要求所有教师都要经过专业的发展培训，这使其成为为数不多的要求所有从事早期教育

和保育工作的员工都必须接受专业培训的国家之一[13]。芬兰的幼儿园工作者和保育工作者都需要经过专

业发展方面的训练，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和保育技能进行升级，从而保证国家拥有一支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职业发展训练经费由政府、用人单位及个人三方赞助，减少了师资队伍的投入。在

提供职业发展训练方面，芬兰实行“托幼一体化”政策，因此，为幼儿老师和保育人员进行职业发展训

练的人员并无差别，均由各大学、院校及非政府组织提供，此外，还可由政府及用人单位举办职业发展

训练。在职业发展方面，芬兰采用了多种方式，例如研讨会、现场辅导和专题讨论会等。另外，为了鼓

励老师参加职业培训，为他们的培训提供资金资助，补偿培训造成的工资损失，为他们提供晋升机会和

进修休假等。在专业发展训练的内容方面，幼儿园老师与保育员所接受的训练内容相近，训练的内容较

为全面，涵盖了老师们日常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了理论和实际操作两个方面。从老师的工作环境

来看，师幼比例、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长都会对老师的工作满意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他们的去留产

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工作环境上给予幼儿园老师和保育员同等待遇同样是推进“托幼一体化”的一

种有效方式。直到 1973 年，家庭保育员的工作都属于个人性质。为了保障教职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均等，

芬兰于 1973 年制定《日托法》，将家庭保育员列为当地政府的职工，并纳入早期教育和保育教师队伍的

行列，享受同样的训练、参加各种活动的权利，并在雇佣契约中得到保障。另外，芬兰提倡优质“托幼

一体化”，为保育人员创造同样的提升与成长的机遇，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3.4. 协作之维：构建一体化合作机制 

芬兰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推动家长及社区共同参与幼儿成长，并以多元合作方式协助及支援幼

儿成长。家长及社区的积极介入，有助于幼儿各方面的发展，进而提高其日后的学业成就。美国“提前

开端”计划等项目都说明了家长在早期教育和保育阶段的参与所带来的好处。为了鼓励家长和社区的积

极参加，芬兰制定了有关家长参加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法律，《日托中心法案》规定，日托机构的目的是

帮助家长养育子女，并同家长一道，推动幼儿各方面的平衡发展。芬兰制定了《基础教育法案》，其中

第 3.1.条明确指出：“早期教育和保育机构应当与孩子的父母密切配合。”芬兰于 2005 年制定了《幼儿

教育和保育国家课程指导》(NCG)，其中同样强调了重视教育机构、父母和社区的协作和参与，以支持

孩子的学业和成长。另外，芬兰还把重点放在让父母和社区在早期教育和保育方面的决策上。芬兰在 2010
年推出了《学前教育国家核心课程》，该课程强调了相关机构与家庭和社区之间的紧密合作，并在课程

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家庭和社区的反馈和意见。家长可以通过参与计划的制定和共同规划来实现上述

计划，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幼儿的教学计划，从而推进早期教育和保育的进程。《芬兰早期教育和保育

国家课程指南》指出家长和儿童必须参与课程的评估活动，家长有监督和评估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责任

[14]。鉴于许多家长缺乏育儿常识，不知道怎样参加育儿活动，芬兰采用同龄团体的方式，为初次生育的

家长提供特殊的怀孕及育儿辅导，从育儿方式、生产、母乳喂养等角度，提高家长的参与度。 

4. 加快推进我国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思考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构建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近几年来，芬兰围绕行政之维、课程之维、师资之维、协作之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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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芬兰“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并对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初步形成了一个优质的“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

的“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的高品质保障机制和效果还有待提高。针对目前“托幼一体化”优质服务的

不足之处与重点，在芬兰成功的案例基础上，本研究试图为推动优质“托幼一体化”的发展提供思路与

方法。因此，基于芬兰的经验来看，需要改变 0~3 岁与 3~6 岁教育的分离与分割状况，把 0~6 岁的幼儿

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统筹，统筹地进行规划，在管理机制、课程体系、师资队伍、资源供给各个

方面都实行整合，从而使“托”龄与“幼”龄有机、有效衔接。同时，推动托幼园所和家庭、社区、社

会相关组织、政府部门等多方的责任方进行密切的联系，共同绘制出一个最大的“托幼一体化”服务体

系的同心圈，为 0~6 岁的儿童提供一个连贯、协作的保育和教育服务(见图 1)。尊重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

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导向是尊重 0~3 岁婴幼儿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关注 0~3 岁与 3~6 岁的保教和教育之间

的衔接和衔接，将教育与保教相结合，将各方面的教育资源进行融合，从而建立起一个优质的“托幼一

体化”服务体系。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图 1. 优质“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结构图 

4.1. 改革“双轨制”治理格局，建立一体化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托幼管理机制仍然采取“双轨制”的治理格局，即 0~3 岁婴幼儿和 3~6 岁幼儿的教育和

保育分开，并分别由各个政府机构负责。从政府视角出发，0~3 岁的婴幼儿托育任务是由国家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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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承担的，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免疫接种、疾病预防和妇幼健康等领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监控；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承担相应责任并提供必要支持，包括经费保障、政策扶

持和技术服务等。关于 3~6 岁儿童的教育和照顾，教育部承担主要责任，其核心任务是进行与学前教育

相关的行政策划和管理活动。0~3 岁的婴幼儿托育以及 3~6 岁幼儿的教育和保育工作，都是归属于地方

卫生保健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这一管理方式长时间以来带来了众多问题，例如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

之间缺乏合作，以及政策执行的不连续性，这些都对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15]。此外，在早期

教育和保育的管理体系方面，将管理职责从卫生福利部门转交给教育部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全球

许多国家，如瑞典和新西兰，都已将早期教育和保育任务交由教育部来负责。国内对 0~3 岁婴幼儿托育

究竟是由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是教育部来进行的争论一直存在，以往都是由卫生有关部门负责对托育服务

进行监管，但是，在实践中，教育部门也扮演着很大的角色。 
为此，我国可以参考芬兰在“托幼一体化”过程中建立一体化的政府部门做法，来推动“托幼一体

化”的发展，逐步把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和 3~6 岁幼儿保教和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完整

的管理体系，尽早建立一个职责明确、边界清晰的主管机关。0~6 岁的学龄前教育由教育部来管理，可

以减轻各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责任、交叉管理的困难，有助于推动托幼服务的优质发展和幼儿的学

习与发展。 

4.2. 统一保育教育课程，建立一体化课程体系 

把 0~3 岁的托育和 3~6 岁的学前教育课程结合起来，让课程更加紧密，有助于推动“托幼一体化”

的优质发展。《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以 0~3 岁婴儿为研究对象，从营养喂养、睡眠、生活卫

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绪和社会性多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的保育重点[16]。其中，《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对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和需求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健康

领域、语言领域、社会领域、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这五大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然而，现有文件中

并没有建立 0~6 岁幼儿完整的课程系统，很难实现 0~3 岁和 3~6 岁之间的衔接。纵观全球，新西兰的《编

席子:学前教育课程纲要》涉及 0 至 6 岁的儿童，瑞典的《学前教育课程》涵盖 1 至 5 岁的儿童。这样的

课程架构既能保证教学内容的渐进性和教学方法的连续性，又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幼儿的综合发展需求。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芬兰在“托幼一体化”项目中对早期保育教育课程的统一做法，将早期教育和

保育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开发出一套更为科学和合理的综合性保教课程系统。首先，我们不应

该将 0~3 岁和 3~6 岁的教学内容完全隔离，也不应将这两个概念混淆。相反，我们应该根据幼儿在不同

阶段的发展特点，分阶段、分领域地构建课程体系。在 0~3 岁的课程中，保育内容相对较多，可以逐渐

增加，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出现“小学化”的现象；在选择融合型的保育教育课程内容时，我们必须确

保课程内容的完整性，覆盖幼儿未来学习和生活所需的所有领域。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幼儿的跨学科

能力，实施多样化的课程方向，并通过相互补充的方法，将各个学科的知识整合在一起，从而激发幼儿

的跨学科思维，促进他们的全面和和谐发展。 

4.3. 严把从业入口门槛，多措并举加强师资队伍 

“托幼一体化”的优质发展离不开师资队伍的建设，而师资队伍的素质又是决定“托育一体化”发

展成败的关键。当前，国内把 0~3 岁托育员和 3~6 岁幼儿师资的培养与培训分开，这两种培养的途径是

完全不同的。一方面，国家对幼儿园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制定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这是

幼儿园师资培训、准入、培训与评估的主要参考；而对于托育中心的工作人员的需求则要少得多，门槛

也比较低，而且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托育工作人员的标准和准则，只有《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大纲(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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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托育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的培养。因此，0~3 岁的托育工作者在资质要求、专业发展、薪酬福

利以及社会地位上都与 3~6 岁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对我国保教工作者的可持续发展是

不利的。在全球实行“托幼一体化”的各个国家中，瑞典、新西兰、挪威，都对早期教育和保育幼儿工

作者的资格和教育水平要求都是相同的，职业发展培训和工作条件上也是一致和同等的。 
为此，可以参考芬兰推行“托幼一体化”过程中教师师资队伍整合的做法，对我国今后的工作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和幼儿园教师的入职要求，建立一个综合的

学前保教师培训体系，对 0~6 岁的保教人员实施统一的资格认证和标准，确保所有保教人员都持有相应

的资格证书，并定期进行资格的审核和评估[17]；其次是为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幼儿园的教师提供一体

化的专业成长培训。职前教育可以在大学和专科学院的早期教育和保育专业中进行，以提升 0~3 岁托育

机构人员的专业水平。为了加强保育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实践技能，我们研究并制

定了适用于 0~6 岁儿童的“贯通制”《早期教育教师课程标准》，并将保育人员与幼儿园教师的培训课

程进行了整合[18]。在职业发展方面，把保育人员和幼儿教师的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考虑到专业的

理论知识，又要考虑到实际的能力，还需要通过一些鼓励手段来提高他们的参与程度。三是要改进托育

服务机构和幼儿教师的工作环境，将他们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并逐渐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让他们能够

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4.4. 凝聚多方主体参与，拓宽资源供给渠道 

儿童的发展受到与其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3]。虽

然教育孩子的首要任务是由家庭来承担，但这并不代表教育机构可以坐视不管；将孩子送入教育机构，

并不代表父母就可以忽视孩子的教育问题[19]。幼儿成长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过程，通过鼓励父母

和社区等主体的积极介入，可以为“托幼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资源支持。目前，在全国范围内，

只有三个地区具有比较大的“托幼一体化”规模，即上海，南京和天津，多数地区还实行托幼分离的“双

轨制”治理格局。为此，应加强与家长和社区的合作，增加对托育服务事业的投资，以适应不断增加的

托育需要。世界各国也越来越注重与家长、社会的协作，瑞典、新西兰等国家都高度关注家长在托育工

作中的角色，引导家长参加托育工作的途径，将社会的资源发挥到极致，为孩子的发展起到辅助和支撑

的作用。 
为此，我国可以参考芬兰在“托幼一体化”中以托幼儿园所为中心，在横向上将家庭、社区和社会

有关机构等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是要强化和家长的协作，把家长的参与纳入

到我国学前教育的各项制度之中，并经常和家长进行沟通，让家长对孩子的成长状况有一个实时的认识，

并让家长们参加到幼儿园的课程设计之中，从而知道托幼儿园教学计划的执行状况。二是要与社区开展

有效的协作，以促进“托育一体化”的发展。政府可通过在社区内设立社区配套园，为居民提供便利的、

设施完备的幼儿园托班，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托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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